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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17日，筆者隨“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參觀了武當山。期

間，在武當山下一家書店買到了《武當山歷代志書集注》一書。基於田野考察產

生的興趣，閱讀了其中的《敕建大嶽太和山志》。以下是閱讀此書後的一些感想。 

 

關於武當山，學界已有較多研究，但主要是從外部視角來觀察的，比如關注

武當山的提督內臣制度、駐軍制度、香稅徵收、宦官與地方社會等。既有的研究，

基本上都集中在永樂年間以後，那麼此前的武當山是如何的呢？道士作為一個流

動的社會群體，他們是如何來到武當山的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如果從內部視角，

對武當山的道士群體作一個宗教社會史的考察，或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歷史面

貌。 

 

一、張三豐的預言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以下簡稱《太和山志》）由明代武當山道士任自垣編

修。其中，卷六《集仙記第五篇》、卷七《采真遊第六篇》，記載了武當山的仙人

和高道的傳記。元明兩代的道士在其中佔據了大量篇幅，明代的記載顯然是本書

的重點。雖然武當山的巨變，發生在永樂年間，但在洪武初年卻有很多道士向武

當山彙集，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太和山志》卷六、卷七有如下記載： 

 

張全一，字玄玄，號三豐。……洪武初來入武當，拜玄帝於天柱峰。 

 

李孤雲，河南人。……自幼志慕清虛，明全真理。洪武初，來武當五龍

宮住，與鄉人李幽岩結方外友。 

 

丘玄清，西安之富平人。自幼從黃冠師黃德禎出家，讀書造理。洪武初

年，來游武當，見張三豐真仙，舉為五龍宮住持。 

 

彭祖年，西蜀人。少業儒，明道學，詞翰俱美。……從汪真人入大都，

侍弟子禮。方歸終南山太平宮，以道法濟人。……洪武初，仍來武當。 

 



周自然，金台人。自幼入全真教。及長，游于四方，一以道化俗，次以

藥濟人。洪武初，來住武當五龍行宮，居民見其道明藥效，無不敬慕之。 

 

燕善名，號景山。洛陽宦家大族。……從丘公玄清入武當，勤事香火，

朝夕弗替。……永樂十八年無疾而化。1 

 

除了以上諸人，可以確定洪武初年來到武當山的，還有劉古泉、楊善澄，他

們被張三豐分別安排去了紫霄宮。他們都是全真派的道士。在元代，武當山全真

派和正一派的道士都有。有學者認為，明初武當山出現了全真道士獨大的格局。2
 為

什麼他們都在洪武初年來到這裡？為什麼會選擇武當山呢？ 

 

《太和山志》卷六《張全一傳》記載了張三豐的一則預言： 

 

（張三豐）洪武初來入武當，拜玄帝於天柱峰。遍歷諸山，搜奇覽勝。

常與耆舊語雲：“吾山異日與今日大有不同矣。我且將五龍、南岩、紫霄

去荊榛，拾瓦礫，但粗創焉。”命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岩，劉古泉、

楊善澄住紫霄。又尋展旗峰北陲，蔔地結廬，奉高真香火，曰“遇真宮”。

黃土城曰“會仙館”。語及弟子周真德：“爾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

非在子也。至囑至囑。”
3
 

 

張三豐來到武當山后，對當地耆舊預言，武當山將來會與現在“大有不同”。

所以，當務之急應該開闢荊榛，粗創其地。於是他派丘玄清去五龍宮，盧秋雲去

南岩，劉古泉、楊善澄去紫霄宮，自己創建了遇真宮、會仙館。張三豐所預言的

未來，顯然是武當山“耆舊”並不知道的。同時，他還特意囑咐自己的弟子周真

德耐心等待，武當山自有興旺的時候，但不是在你這一代。傳記是在誇耀張三豐

的神異能力，從敘述中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到，弟子周真德等人的等待是頗為焦急

的。也就是說，張三豐預言的機遇，遲遲沒有到來，所以他要特意囑咐弟子“善

守香火”。 

 

為什麼張三豐在洪武初年就知道武當山會有巨大的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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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真道士的遊歷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洪武初年的全真道士很喜歡遊歷，而且主要是到

南方名山。張三豐祖籍遼東，曾在陝西、河南、甘肅、湖北、四川、雲南、貴州、

南京等地遊歷修行。4
 其他的全真道士，可能並沒有和他一起遊歷，只是最後很多

人來到了武當山。《太和山志》卷七《盧秋雲傳》曰： 

 

盧秋雲，光化人。從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高士游，悟全真之理，後曆江

右諸名山，入龍虎山謁天師于上清宮，佩領教符，複歸武當山五龍宮，

住持有年矣。5
 

 

盧秋雲在去武當山之前，遊歷了江右諸名山，重要的是去了江西龍虎山上清

宮拜謁天師，領受了教符。此外，周自然，“及長，游于四方”，然後在洪武初

來到武當山。丘玄清，洪武初“來游武當”，見到張三豐真仙，被推舉為五龍宮

住持。李德淵，陝西寶雞金台觀人，自幼在終南山重陽萬壽宮出家，“壯年游武

當”，拜紫霄宮高士曾仁智為師。“游武當”，說明他們原本並未打算在武當山

長住，但是他們在這裡都得到了機遇，所有留了下來。 

 

盧秋雲的例子，很值得分析。他去了龍虎山拜謁天師，而且還領了教符，但

最後選擇了返回故鄉。6
 盧秋雲回武當後，先做了五龍宮住持，然後被張三豐安排

去南岩，從此杜門不出，以道自任，永樂八年去世。這是一個高士的形象，但背

後似乎還有一些隱藏的真相。 

 

盧秋雲為什麼要遊歷江右諸名山呢？一些同時代道士的經歷，也許能為我們

提供一些線索。《太和山志》卷七《孫碧雲傳》曰： 

 

孫碧雲，關西人。幼年穎悟，願欲學仙。遂入西嶽華山，尋鎪刀之蹤，

追希夷之跡……繼後，道價日溢，玄風大振。洪武年間，太祖皇帝征至

京師。上見其仙風道骨，真玉清客也，故譽之。賜衲衣齋供，館於朝天

宮圜堵。明年，賜還華山。7
 

 

孫碧雲在華山修道多年，因為名望大振，所以被徵召到南京，受到了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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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禮遇。如何才能被皇帝徵召呢？同書卷七《劭慶芳傳》曰： 

 

劭慶芳，番陽人。幼從龍虎山上清宮學道。洪武二十四年，以道行薦於

朝，奉命差往廣東清理道教。8
 

 

可見，普通的道士只有得到舉薦，才會被皇帝徵召。洪武初年，道士得到徵

召的“龍門捷徑”在龍虎山，這點將在下文講到。洪武年間武當山的影響力，遠

不能和龍虎山比。所以，盧秋雲先去龍虎山拜見天師，但似乎並沒有得到天師的

提攜，於是失望地回到了故鄉，然後在武當山南岩過起了隱居的生活。 

 

在武當山修道，也並非沒有被國家任用的機會。洪武十四年，丘玄清被舉薦

到朝廷。9
 洪武二十四年，“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清理道教，有張玄玄

可請來。”10
 但實際上，這些都是張三豐等人來武當山很多年以後的事。洪武初

年，武當山並沒有在朝廷有影響力的道士，所以全真道士遊歷的目的地其實是龍

虎山等江右名山和都城南京，但他們既沒有受到正一派的提攜，也沒有得到國家

重用，所以來到了武當山。這種遊歷，不能僅僅理解為“求道”，大概更重要的

目的是為了尋求政治機會。11
 

 

三、洪武初年的龍虎山 

 

張三豐為什麼會在洪武初年預言武當山會有巨大發展呢？這與明初的道教環

境有密切關係。明初正一派深受國家重用，尤其是龍虎山道士。 

 

《龍虎山志》卷六《世家》曰： 

 

四十二代（張）正常，字仲紀，號沖虛子。……辛醜，明太祖取江西，

遣使者上述臣順之意。乙巳，朝京師，太祖一見大悅曰：“瞳樞電轉，法

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丙午，複入覲。……洪武元年，

入賀，錫宴便殿，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

視正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太祖曰：“卿乃祖天師有功于國，

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為輔予至治，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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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嘉賜白金十五鎰，新其第，更天師號，給大真人印。”二年入朝……庚

戌，錄功，貤賜父母時，母胡元君年八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複召

問鬼神情狀，給掌天下道教銀印。12
 

 

龍虎山張正常在朱元璋奪取江西時，就表達臣服之意。洪武元年，朱元璋任

命張正常為正一教主、天師大真人。洪武二年，還給了他“掌天下道教銀印”。

洪武初，龍虎山多位道士受到皇帝重用。《續修龍虎山志》上卷三《人物》： 

 

蔣雷谷，字同壽，貴溪人。……國朝洪武初，四十二代天師入覲，授神

樂觀知觀。尋升五音都提點。 

 

張友霖，字修文，明遠道士。洪武初，赴召授教門高士，尋升提點，掌

大上清宮諸宮觀事。 

 

吳葆和，明遠道士。洪武初，授道錄司左至靈兼朝天宮住持。 

 

傅同虛，從道崇玄，以道法著名。洪武初，欽授格神郎，五音都提點，

左正一仙官，主領神樂觀事，掌天地壇事，卒於京。 

 

曹大鏞，字希鳴，仙隱道士，夙以道顯。洪武間，赴召賜號光岳先生，

敕授道錄司左演法。13
 

 

以上諸人，僅有曹大鏞可能不是洪武初年徵召的。他們受到重用，與天師張

正常的推薦有關。14
 國家重用道士，而龍虎山張天師掌管天下道教，所以全真道

士會遊歷江右名山。張三豐本人去過南京，盧秋雲去龍虎山拜謁過張天師。正一

派受到國家重用，不僅全真道士很清楚，而且大概對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動。 

 

此外，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在南京為真武神建廟祠祀。15
 武當山就是真武神

顯聖的地方，張三豐去武當山首先就“拜玄帝於天柱峰”。所以，預言武當山將

來會“大有不同”，其實是張三豐、盧秋雲等人遊歷東南後得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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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學界對於明代武當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永樂朝以後，尤其關注朱棣大建宮

觀對當地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然而，通過梳理文獻，我們發現洪武初年有很多

道士來到武當山。如果將他們的行為，放入更大的社會背景中來觀察，也許會是

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全真道士遊歷江右名山，會不會是一個更為普遍的新現象呢？

還是說，遊歷四方，只是當時道士修行的常見模式？這還需要更多研究來檢驗。 

 

另外，明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定都南京，對當時的宗教社會究竟產生了怎樣

的影響？政治中心，往往也會對宗教人群產生極大的向心力。都城從北京轉移到

南京，對宗教世界也會造成一些影響吧。這個問題本文沒有討論。更為有趣的是，

明代皇帝很重視道教，所以明王朝的建立，似乎激活了整個道教世界。所以我們

看到很多道士遊歷南方，皇帝也派道士到四方清整道教，巡遊名山。張三豐對武

當山的預言，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站在道士的立場來觀察宗教社會，

或許更容易理解他們的行為。 


